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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街喝咖啡去

◇淇滨区 王贵友

初秋的傍晚，天上飘着蒙蒙细雨，

路灯辉映着朦胧的夜色， 街上车来人

往， 昭示着这个精致的城市初来的繁

华。 我骑着那辆不算老旧的匹克自行

车穿过熙来攘往的人流， 走进了后街

的宁静。

后街， 这个在城市规划图中压根

儿找不到的名字， 乍一听让我想起儿

时老家的那条不算宽敞的街道， 它藏

着我儿时多少的欢乐和迷惘。 这个让

人怀旧的名字就这样让我深深地刻在

了脑海里。

其实， 我所说的后街就是新世纪

广场东边的那条步行街， 市检察院的

西邻，一条林荫下稍显冷清的街道。

说起“后街”这个名字的来历，还

得从第二届鹤壁市朗诵大赛开始。 那

天大赛组委会聘请了省话剧院著名演

员于同云先生到鹤讲授朗诵技巧和知

识， 我有幸参加了在鹤园宾馆二楼会

议室的那场讲座。 入场时领了一张大

赛的出入证， 上面印有协办单位的名

字，“后街咖啡”就是其中之一。

我把这张出入证翻看了许久，思

索着这个店名， 揣测着店主人为何起

了这样一个有些老土的名字， 和这个

光鲜亮丽的时代、 这座朝气蓬勃的年

轻城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我百思不

得其解，从那时起，就有了到后街咖啡

店一探究竟的冲动。

昏暗的灯光下，我从南到北找了

一个来回，才在绿树的掩映中找到这

家店。 后街，与车水马龙的大街或正

街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这份儿冷清，

恐怕这就是“后街咖啡”这个店名的

来历吧！

店中有三三两两的几桌顾客，静

静的，和后街的宁静融为一体，真是个

喝咖啡的好去处。

服务生很有礼貌地引导我坐下，

给我倒了一杯清冽的纯净水，道一声

“慢用，请您稍等”之后便悄然退出，

让我有机会细细打量着这个不大的

咖啡馆。

几张别致的小桌陷落在宽大的沙

发中，橘黄色的灯光下，花草、怪石、书

橱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小说、诗集、漫

画、葡萄酒散布各个角落，让你触手可

及。一个很精致的小店，一个很温馨的

小店，浪漫和优雅弥漫在整个空间。这

简直就是一个歌德时代的文化沙龙。

“先生，您的咖啡！ ”

“哦，谢谢！”我下意识地回复着服

务生。 回过神来看着那杯冒着热气的

咖啡，一股淡淡的香气飘然而至，沁人

心脾。我急忙用小勺搅动着咖啡，迫不

及待地呷了一口， 有点儿苦， 味道很

纯，让人回味。 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

地品着这琥珀色的液体， 品着这后街

的宁静，品着这诗意的精致，品着一份

独一无二的浪漫， 让我感觉到了那份

小资的优雅。

我在想， 如果这个时候从哪个角

落里能传来轻轻的诗歌朗诵， 哪怕是

短短的的几句，该是多么美妙啊！这个

空间就是为朗诵而生， 就是为诗歌而

生，我这么想着。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

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

彩。那河畔的金柳……”对，就是他，徐

志摩，徐志摩那首深情的《再别康桥》！

我甚至要吟诵出声音来了。

或许是个人的爱好吧， 我把朗诵

和咖啡，和宁静、优雅联系在了一起。

对了，我想起来了，店主人也是一

个朗诵爱好者。 如果这个小店的目标

客户能定位成朗诵爱好者这个群体那

该多好啊！ 心血来潮，爱动感情，亏你

是个年过半百的人了！我苦笑了一下，

是为这宁静的后街？ 还是为这有点儿

苦味的后街咖啡？

不管为了什么， 我爱上了这个后

街，爱上了这个后街咖啡。哪一天我偶

遇至交，我肯定会说：走，到后街喝咖

啡去！

油蛋像裤裆着火一样连蹦带跳地从局

办公大楼里蹿出来，一头扎进汽车，启动，挂

档，加油门，“吱吱呱呱”地冲出大院，一溜儿

狼烟向“一把手”的新别墅方向驰去。

油蛋大名叫周全，是个猴精猴精的社会

混混，与局“一把手”是驴尾巴上绑棒槌的远

房亲戚。

三年前， 油蛋亲爹亲娘的坟墓被平成了

耕地，他却冒着被抓的风险，投入数万元为如

今“一把手”老家的祖坟修了一座高大的石牌

坊，成了当地农村小有名气的民俗景点，着实

让“一把手”为之动容。

油蛋凭借这迂回战术巴结上了“一把手”，

将要退休的年龄了，却摇身变成了局里管基建

的聘用工人。局里迎来送往、车辆加油维修、房

屋修缮维护，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差事可

是肥得流油，大家伙儿背地里便叫他油蛋。

今儿个可不得了，市纪委工作组刚来电

话说要进驻局里调查，油蛋慌忙打“一把手”

的电话，始终没人接听。

到了豪华别墅区，油蛋跳下车，就咣啷

咣啷砸“一把手”家的大门。

大门上的一扇小门闪开一道缝。

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将头微微伸出来，甜

甜一笑：“你找谁？ ”

“你爸在家吗？ ”油蛋强按捺住激动。

“不在。 ”小妞脆生生地回答。

“那你爸在哪儿？ ”

“俺爸在老家哩。 ”

“不可能！ 司机 11点送他回来了。 ”

“让他进来。 ”小门敞开了，“一把手”支

着两只和面手从厨房探出头说。

“这孩子，咋说你爸没在家！ ”油蛋嗔怪道。

“嗨！ 她是老六。 ”

“我说呢，这六妮儿给惯得会说谎话了。 ”

“这是你六嫂！ ”

油蛋登时吓傻了，心里嘀咕道：“别人都

养小三，老表你养的老婆还翻倍了，收了老

五才几天呀。 ”

“你们仨马上跟我们走一趟！ ”一个洪亮

的声音把三个人吓傻了。

别墅外停下一辆小轿车， 车上下来几

个人。

这是市纪委调查组设的欲擒故纵计，将

腐败的“一把手”和知底者一网尽收，别墅即

封，不用费恁大劲儿。

妻容貌秀丽， 沉稳端庄。 我们第一次见

面，她羞涩腼腆，少言寡语，只顾低头纳鞋底。

我问：“你愿不愿意？ ” 她柔声说：“你问俺姑

吧。 ”她姑是媒人。 其实我们的婚姻是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双方早已定好了，我们见面只

是个形式。

妻很贤惠，也很孝顺。 嫁到我家后，总是低

眉顺眼，柔声细气。 每日烧火做饭，我们吃稠，

她喝稀。 那时生活困难，粮食短缺，她每顿都给

我父亲捏个黄窝窝，我们都吃糠饼，她连糠饼

也舍不得吃，却从不抱怨日子艰难。 我母亲是

小脚，妻经常给她洗脚，剪趾甲，没说过臭，没

嫌过脏。

妻有骨气，有志气。 刚分开责任田，队长跟

别人说：“她男人在城里工作， 家中没有种地

的，一个娘儿们家能弄好庄稼？ 瞧她家往后吃

啥吧。 ”妻听后不言不语，去县良种站买了麦种

耩到地里，遵照技术员的吩咐，按时浇水施肥。

到收割时，数我家的麦子收成高。

妻有时胆小，有时胆大。 我晚上给她讲鬼

怪故事，吓得她直往我怀里钻。 平时杀个鸡，宰

个羊，她连看也不敢看。 但她也有胆大的时候。

有次我感冒了，半夜烧到四十度。 她二话没说，

就去邻村找医生，要路过狐鬼坟，还得蹚一条

河，平时夜里没有人做伴，大男人也不敢走。 那

一夜，妻为了我豁出去了，愣是咬着牙壮着胆

闯过了狐鬼坟。 过河时，她几次跌倒，又爬起

来，终于及时请来了医生，给我输液退烧。事

后我问她，经过狐鬼坟时你怕不怕？ 她说当

时只想着给你请医生， 哪还顾上害怕不害

怕？不过，后来想想身上还起鸡皮疙瘩，后怕

死了！

妻手很巧，蒸出来的馍，又白又软；烙出

来的饼，又焦又香；擀出来的面条，又长又

筋；包出来的扁食，皮薄馅多；摊出来的煎

饼，软绵可口，熬出来的稀饭，又甜又黏。 三

天不吃妻做的饭，我就觉得浑身不舒坦。

我在城里工作多年， 与妻长期两地分

居。 不少人给我介绍对象，让我跟老家的妻

离婚，在城里找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说实话，

城里的女人确实长得好看，论模样，论身材，

论文化，都比我那个糟糠之妻强一百倍。 城

里女人细皮嫩肉，干净整洁。 妻却是手脸粗

糙，穿戴随便。 然而，城里的女人长得再好，

也不会使我心动。 假如我与妻离婚，找个城

里女人，她会像妻那样，给父亲端饭，给母亲

洗脚吗？ 她会像妻那样，让我吃稠，她喝稀

吗？要是我穷困潦倒，一文不名，她会像妻那

样，毫无怨言，不离不弃吗？ 在我生命垂危

时，她会像妻那样，豁上性命，挺身而出吗？

我估计她们都不会。 这些事，只有我的糟糠

之妻才能做到。 妻才是我称心如意的伴侣，

是我一生中最合适、最理想、最亲密、最可靠

的人。

心不在焉地听朋友说着朝阳

山清凉大峡谷石峰的种种传说，双

眼却时不时地在山坡上、山道边寻

找着那黄灿灿的野菊花。

深秋的风有点儿凉，曾在夏秋

飞瀑流泉的大峡谷，也抵挡不住四

季更迭，静得有些空旷。 山涧中几

簇芦苇绽开了雪白雪白的芦花，摇

曳着苍凉的美丽，不由得使人想起

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诸如此类

的诗句。

泛着些许紫色的中药红花努

力地抖擞着，冬凌草收缩了碧绿的

叶子瑟瑟发抖。 枫树楸树尽染秋

霜，红色渗透了秋风中飘零的每片

落叶。山之北只能看见凋谢的野菊

了，枯萎得只剩下点点暗黄。

失望地翻过狮咬鲤鱼跃龙门

景点，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了尖

山之畔的凤鸣山半山腰。

突然被满山坡枯草的黄惊呆：

萎黄中泛着一点点青的草儿们，

一簇接着一簇， 相互牵扯着向上

蔓延， 在山风中跳着风摆荷叶般

的舞蹈， 宛如涟漪一般。 一两朵

怒放的、黄灿灿的山菊花在风吹草

低中惊现，是那样炫目。

一朵、两朵……点点金黄绽放

在草丛间，染亮了我们的眼睛。 沿

着山坡前行，边走边采。 半山坡上

吃草的马和牛羊不时低鸣，同伴的

说笑声渐行渐远， 不知道过了多

久，已摘了满满的一小袋。

山顶的菊花成簇成片，闪着亮

丽的异彩。被称之为风铃花的紫花

地丁时不时在草丛间闪现，和散落

的野菊相映成趣，把深秋的山坡装

点得分外妖娆。选了几簇最大最艳

的野菊花和风铃花，准备回去插进

花瓶，让菊的香、菊的烂漫定格。

风更凉了， 不知不觉已是傍

晚。 回望山谷，远处的朝阳古寺香

雾缭绕，低沉的鼓声惊起一群群归

巢的倦鸟。

大雁飞过夕阳西下的天空，阵

阵雁鸣令人浮想联翩。 暮归的老

牛、羊马群和我们走到了一起。 在

深秋初冬绚丽绽放的山菊花一定

不多见了， 也只有在这背风向阳、

风景优美的朝阳山里，才有这绚烂

的山中之菊吧。

这正是：“深秋将尽山风凉，群

花凋谢碧草黄， 丹枫层染傲霜寒，

山菊依然绽芬芳。 ”

糟糠之妻

◇山城区 白 鹤

朝阳山菊绽芬芳

◇淇县 窦增新

寻“爸”

◇淇滨区 梁宪民

宠辱不惊

淇滨区 杨志甫 作


